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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理论研究

一、教育的起源及本质

教育在生活的土壤中孕育、萌芽, 在时代呼唤的

雨露下茁壮、繁荣, 伴随着社会的需要而生长、发展,

它的成长状况取决于它生长的土壤、水分和其他各

种条件。如若遇到暴风雨的袭击, 它会顺势而弯腰、

低头, 甚至扭曲。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曾

指出, 教育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,“是社会所

需要的劳动之一领域, 是给予劳动力以一种特殊的

资格的; 换句通俗的话, 教育便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

的一种手段。”动物与教育是毫不相干的, 例如, 在实

验室里人工孵出来的小鸟, 没有见过任何鸟的飞翔,

发育到一定阶段, 飞起来也跟其它小鸟一样。可知小

鸟飞翔, 完全是本能的行为, 并不需要教育。由此可

见, 教育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现象, 是人类的一项专

利。“但是, 这样一种起于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教育,

并不是终古如斯的; 它的意义和它的内容是常常变

的。”“只要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变了, 它是必然地跟

着变的。”因为教育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传递生产和

生活经验的必要工具 , 作为“工具”必然要随着生产

水平和生活经验的变化而发展。

杨贤江说,“这个转变的关头, 是在社会的分成

阶段。在社会未有阶级即在原始社会时代, 教育是全

人类的 , 也是统一的 , 等社会分成阶级 , 即在所谓文

明时代, 教育就变成阶级的, 且是对立的。”既然教育

所依存的土壤出现分层, 所生长的环境发生变异, 那

么教育自然而然地脱离本性而“变性”异化。杨贤江

指出:“这个变迁的大概 , 可说如下 : 第一 , 在氏族制

度时代之教育, 是为种族之维持发展, 由一代向次代

传下物质的及精神的社会的遗产, 完全是生物学的

目的。第二, 当私有财产制勃兴时代, 社会分裂, 从而

教育于生物学的目的之外, 加上当作支配工具的目

的。第三, 当私有制已经发达之后, 教育之目的遂变

为忽视第一义而重视第二义。”

原始社会是人类未开化的时期, 面对苍茫的大

自然 , 仰望高高的苍穹 , 远看杂荆丛生的森林 , 搏击

凶猛的野兽 , 相比之下 , 人类的力量是那么的渺小 ,

人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。但人之所以被称之为“最高

等的动物”, 自然有独特之处。动物只是把同类的本

能无意识的“遗传”给下一代 , 而“当代的人 , 一面利

用由前代所传下的精神及物质的遗产, 一面更加上

新的经验与发明, 以传授给下一代。”这不是无意识

的, 而是有目的的; 这不是消极适应, 而是积极主动。

人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: 生存。开始自觉地互相帮

助, 共同协作, 组建集体。在生产生活中有意识地把

自己获得的经验传授给下一代, 这便是教育。这种与

生活浑然一体的教育, 人人得以享受, 人人必须接

受, 受教育是生存和生活的需要。正如杨贤江所说,

这种教育“除‘种族保存’(‘个体保存’包括在内)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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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以外, 更无他种教育目的。”“所以这不是个人的

事情 , 而是社会的事情 ; 这又不是支配的事情 , 而是

平等的事情。”

杨贤江指出,“照唯物史观来说, 社会的经济构

造是现实的基础, 而法制上、政治上、宗教上、艺术上

以及哲学上———简言之, 就是观念上的各种形态( 即

所谓观念形态) , 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

筑; 教育就是这样的上层建筑之一。”所以, 教育不能

脱离政治、经济、环境而独立存在发展。在原始社会,

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, 根本不可能存在独立于劳动

之外的“劳心者”。杨贤江说:“在原始共产社会, 大家

劳动, 大家既〔即〕就劳动所需要的知能, 随时随地学

习 , 或受长老的指导 ; 所以学问也是大家共享 , 且和

劳动相联系的。”学习的内容“不外两方面: 一是获得

生活资料的‘实用教育’; 一是安慰精神的‘宗教教

育’。属于前者 , 是渔猎、战争、利器的技能 ; 属于后

者, 是风习、仪式的传授。”杨贤江科学地概括了原始

社会教育的特征, 他指出,“原始共产社会教育的特

征, 就在无阶级性、无尊重私产、拥护支配权的内容,

教育与劳动不分 , 是每个人 , 无论男女 , 都有受教育

的权利与义务的。”

二、迷失方向———教育远离本性而逐渐变异

当人类走过“婴儿期”, 迈入“少年期”, 为了生

存, 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 , 学习了很多的本

领 , 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教训 , 体格健壮了 , 生产力水

平提高了。这使得我们的祖先也有了少许的“积蓄”,

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。正是“因为经济基础发生

变动, 所以巨大的上层建筑全体, 也徐徐地或急速地

发生变革。”社会分为两种阶级———有治者和治于人

者,“劳心者”与“劳力者”。杨贤江说,“在政治上,‘劳

心者’与‘劳力者’是支配与隶属的关系 ; 在教育上 ,

便是‘学问’与‘劳动’的关系。治者阶级一味从事‘学

问’( 自然, 有很多是不从事‘学问’而只荒淫过日

的) , 而绝不从事‘劳动’, 被治者阶级则一味从事‘劳

动’而绝不从事‘学问’; ”学问与劳动分家, 教育与生

活脱离, 使教育异化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。杨贤江

指出, 这种社会现象是变态的,“决不是有种人生成

是只配读书不做工, 而有种人生成是只配做工不读

书的。”生长在这种变态的环境中的教育自然的被扭

曲而变质。杨贤江说, 一旦社会中有了阶级, 单纯的

社会要求者就会不复存在,“代之而起的, 乃为某一

阶级的要求 , 自是而后 , 学问这样东西 , 终是由于这

种阶级的要求以发生、以发达的。从而无论何种学

问, 必然地带有多少阶级的性质、阶级的色彩。”阶级

社会的教育是统治阶级的专利, 是一种地位的象征,

被统治阶级被拒之于教育的大门之外, 不敢问津。即

使有幸受一点教育, 也只是愚化的教育。这时候的教

育由于私有制的产生, 经济基础的变动, 已经与原始

社会的教育发生了本质的区别, 已经脱离本性而变

异, 具体异化过程表现在以下几方面。

1. 从“ 教 育 机 会 平 等 ”到“ 教 育 权 跟 着 所 有 权

走”。

在原始社会, 人人都能受教育, 全体社会成员都

有受教育权。而在阶级社会, 教育成为统治阶级的专

有品。正如杨贤江所说“教育的分配, 主要是受所有

的多寡以决定; 就是所有的特权连结到教学的特权;

从而有产阶级成为有识阶级, 无产阶级成为无识阶

级。”从而由于财富的多寡, 阶级的不同, 贫穷的被统

治者与教育是毫无缘分的。那是富有者的奢侈品, 那

是统治者地位的象征。如果你是被统治阶级, 那么你

在娘胎里就已注定“此生不识教育面”的命运 , 即使

你天生聪慧; 如果你是统治阶级 , 你还没出生 , 可能

已经决定好了你受教育的数量和质量, 即使你是低

能儿。所以杨贤江精辟地说 :“教育权跟着所有权

走。”

2. 从“ 教 育 是 为 了 全 社 会 的 利 益 ”到“ 教 育 垄

断———专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”。

原始社会的教育“只有生物学的目的, 就是以

‘保存种族’为目的, 绝无支配的意味含在里面。虽有

尊重长老的教训 , 可不是阶级性 ; 长老之值得尊重 ,

是为了代表全社会的利益; 尊敬长老, 就无异尊敬全

社会。除此别无作用。”这时候的教育是生活的必需

品, 而到了阶级社会, 教育已成为统治阶级粉饰门面

的装饰品。杨贤江指出,“在教育目的上, 不复是单纯

的生物学的目的, 而是拥护私有财产。”这时的教育

承担着两种职务 ,“一是当作政府的支配手段的 , 一

是当作维持并促进经济的榨取手段的。”被统治阶级

即使得到恩惠 , 有幸受了一点教育 , 但这种教育“对

于被支配阶级, 既不是适应他们自身的利益, 也不是

适应全社会的要求, 主要乃是施行对支配阶级有方

便的教育, 以俘虏被压迫者的心意, 且使之成为对支

配阶级服役的工具。”从原始社会的共有制到阶级社

会的私有制, 教育的目的已经严重变质异化, 很难再

看到原来的性质。

3.从“教育与劳动密不可分”到“教育与劳动分

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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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原始社会中, 教育与劳动是水乳交融的, 很难

分辨出何时何地进行的是劳动, 何时何地进行的又

是学习, 大家在学习中劳动, 在劳动中接受教育。但

到了阶级社会, 教育与劳动却“断交”了, 教育的地位

“升级”了 , 成为陪伴统治阶级左右的消遣物、装饰

品, 和劳动断然分了手。就像杨贤江所说的“脑与手

拆了伙, 求知与做工离了婚, 两者形成俨然对抗的阵

势。”对于这种分家, 杨贤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

出发 , 并不否认有其历史进步意义 , 但是他指出 , 如

果承认这种分家为必要和当然, 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他

严厉批评了这种“分家”的教育造成的后果。他说 ,

“这种教育的结果, 在个人方面, 是读书人弄成‘手无

缚鸡之力’, 弄成‘四体不勤, 五谷不分’; 做工人弄成

‘目不识丁’, 弄成‘不识不知, 顺帝之则’。在社会方

面, 是读书人高居‘四民之首’视劳动为微贱; 做工人

居于下流, 视学问为无用。”他积极主张教育与劳动

相结合。

4.从“单重教育权”到“两重教育权”

杨贤江说,“这所谓两重教育权, 就是阶级社会

中相并存甚至相对抗的两种教育。即教育制度之组

成与教育行动之存在是相对立而不相统一的。”杨贤

江指出, 在原始社会存在两种教育, 但不是两重教育

权, 更不是两种相对抗的教育权。那个时期, 教育制

度之组成与教育行动之存在是一致的, 两者统一于

“单重教育权”下 , 本质都是为全社会的生活需要服

务, 而不是专为某种特殊阶级所利用。而在阶级社

会, 这两种教育的关系却变了质、分了家 , 且对抗起

来。“一种教育制度专供支配阶级的利用, 被支配阶

级是被摈在这种教育制度之外的, 所靠者只有不成

为制度的一种实质的行动。”中世纪的徒弟制度, 看

似一种有组织的制度, 其实质却仍属于行动, 不过这

时期的教育制度与行动井水不犯河水, 平行前进, 二

者没有交叉点, 所以可以相互独立, 而不对抗, 矛盾。

“但自近代的阶级制度———资本家与无产者———发

达以来, 即自近代的革命———资产阶级的革命以来,

阶级不单是自然的对立关系 , 而〔且〕为意识的对立

关系; 这一关系的改变, 同时就发生了教化上的意识

的对立关系。”这二者不再是“并行不悖”, 而是“水火

不容”了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互排斥, 都以打倒

对方为目的。杨贤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, 运用马克

思主义的基本原理, 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实质, 掀

开了资产阶级的面纱, 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教育的

本质扫清了障碍。

5.从“男女教育平等”到“性别歧视———男女教

育的不平等”。

杨贤江指出, 在原始共产时代男女享有平等的

受教育机会。“虽然在野蛮时代, 女权特别优越; 未开

化时代 , 女子地位仍然较高 ; 但男子方面 , 并不因此

有在教育上的差别待遇; 因为氏族社会实是平等友

爱之社会, 并无阶级分裂的。”但是到了阶级社会, 由

于经济基础的变革, 使得女子成为男子的“附属品”,

男子掌握着女子的生杀大权 , 决定着女子的命运。

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作为统治阶级愚化政策的一部

分 , 已深入到人们的骨髓 , 根深蒂固 , 成为女子身心

的牢笼 , 把女子紧紧锁在绣楼上 , 大门不出 , 二门不

迈, 简直与外界隔绝, 更是与教育绝缘。杨贤江指出,

“‘重男轻女’这种‘社会道德’之所以产生, 不是偶然

的。凡是社会隶属与压制, 皆由被压制者对压制者之

经济的隶属而起。”所以“不独女子 , 即一般劳苦群

众, 在少数人握有经济支配权以前, 也是不能脱离隶

属的地位的。”杨贤江目光犀利, 一眼就看穿了统治

阶级的“花招”, 对“重男轻女”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

作了深刻分析, 透彻的说明, 并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

基础, 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。

以上五种演变过程, 勾画了教育逐渐脱离本性

而变异的路线, 隐含着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, 呈现出

教育异化的大致轮廓。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由于

经济基础的变化, 上层建筑发生了很大的变革, 教育

作为上层建筑之一 , 已经由为“保存种族”的生物学

目的, 转化为支配者的统治工具; 已经由教育机会平

等转化为“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”; 已经由教育与劳

动的密不可分到断然分家; 已经出现了两重教育权

的对立和性别歧视。正如杨贤江所说,“这些现象, 在

原始共产社会 , 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中 , 是不能有的。

所以这都是教育的变质。”

三、走在回家的路上———教育挣脱“变态”而逐

渐回归

在阶级社会中, 教育这棵大树已经东歪西斜, 扭

曲变形。她疙疙瘩瘩的躯干里长满了“蛀虫”, 这些

“蛀虫”在侵蚀着她, 吞啮着她。要让这棵千疮百孔的

树挺拔茁壮 , 充满生机 , 恢复原生态 , 是何等的困难

啊! 杨贤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, 以马克思主义教育

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, 创造性地指出

了“治疗这棵树”的方法。他指出,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

建筑, 要解决教育———上层建筑之一的问题, 必须从

经济入手。在经济上未能独立以前, 是无法得以脱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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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配的。而私有制的存在是阶级对立的根源所在, 必

须消灭私有制才能使教育回归本性, 才能消除阶级,

才能教育平等, 而社会主义社会决不是一朝一夕所

能实现的; 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, 势须经过一个过

渡时期。

杨贤江以前苏联教育为例, 指出这时期的教育

已经远离了“变态”的阶级教育 , 向教育的正常的轨

道靠拢、贴近, 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回归。虽然前苏

联教育也是阶级的教育, 不过, 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

阶级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。杨贤江指出, 资本主义国

家的阶级教育是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, 而苏联的

教育, 却是为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农大众的利益, 是

民主主义的。虽然“苏联现在的教育还不是个百分之

百的充分和推广。”但已经在努力向教育的本性之一

领域———人人都能受教育靠近。何况“俄国的阶级教

育实在已尽接近全体人类的能事了。”另外, 在前苏

联 , 教育主张教育与劳动结合、男女同学、对八岁至

十七岁的儿童实施平等而且免费的教育等现象 , 表

明了前苏联的教育在努力挣脱阶级教育的“桎梏”,

“游向”教育的本性 , 印下教育在回归途中努力跋涉

的痕迹。

杨贤江还以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史观为理论

依据, 对未来社会的教育作了科学的预测。首先, 未

来社会经济完全平等, 每个人都将接受一种完全的

教育。“对一切儿童施以免费的公共教育。”其次, 教

育与劳动相结合。“每个人或者差不多每个人都必须

参加生产过程”, 肉体劳动将平均分配,“一切教育制

度都将变成劳动制度。”教育成为“社会所需要的劳

动之一领域。”再者,“未来社会主义的劳动训练, 将

启发每个儿童的好性质, 且将使每事都受制于儿童

自身及全体的利益以行。”这是对“种族保存”更高程

度的复位。总之, 未来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、物质

极大丰富的社会。国家已自动消失, 阶级已悄然消

亡。在这样的社会里, 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的发展,

每个人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开发, 教育不再是某

一阶级的奢侈品, 而是每个人的必需品。未来社会的

教育, 既回归了本位, 又高于本位, 是“更高程度的归

位”。

四、一路走来———教育的演变历程

纵观教育发生、发展的历史,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

到教育一路走来经历的坎坎坷坷, 留下的串串脚印

和深深足迹。人类社会从一开始产生, 她就背起行囊

踏上了征程 , 就像杨贤江所说的“自有人生 , 便有教

育”。“教育的发生, 就植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

活的需要; 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。”在

原始社会, 这一人类的初期阶段, 教育保持着它的本

色,“种族保存”是它唯一的目的, 教育与生产生活融

合在一起 , 教育在随时随地进行着 , 没有不公平 , 也

没有阶级性。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, 私有财产的发

生、发达 , 人类的生活遂发生根本的异化 , 教育被统

治阶级俘虏, 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的“棍棒”, 束缚人的

“囚笼”, 禁锢思想的“紧箍咒”。正如杨贤江所说,“国

家 是 建 立 在 原 始 共 产 社 会 之 废 墟 上 的 回 旋 舞 台 。

⋯⋯在任何舞台面上 , 台柱子终是‘所有多者’,‘跑

龙套的’终是‘所有少者’及‘无所有者’。而所谓‘教

育’这条鞭, 终被握在台柱子手里, 以之驱策指挥‘跑

龙套的’用的。”教育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脱离

出来, 一跃成为统治阶级身份、地位的象征 , 成为独

立的社会事业, 呈现出五种新的特征。“第一, 教育的

地位———‘教育与 劳 动 分 家 ’; 第 二 , 受 教 育 的 权

利———‘教育权跟 着 所 有 权 走 ’; 第 三 , 教 育 的 职

能———‘专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’; 第四, 教育的双轨

制———‘两重教育 权 的 对 立 ’; 第 五 , 教 育 的 歧 视

性———‘男女教育的不平等’。”这种异化的教育是与

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私有制相联系、相适应的, 杨

贤江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, 从教育与经济、

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出发, 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实质, 并

对未来社会做了科学的预测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 私有

制的消亡, 教育必然会找回她的童真, 并增添几分成

熟, 经过螺旋式上升的模式, 在更高程度上归位。“杨

贤江引用美国人摩尔根的话, 把这种回归称为‘在一

个更高形态的复活’。革命导师列宁对此也有精湛的

论述, 称此为‘更高形态的复归’。”

教育从生活的需要中走出, 从原始社会中走过,

经过阶级社会的长途跋涉, 终于要回归了⋯⋯回归

的不仅仅是走出的, 还有一路的收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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